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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參
觀
了
廣
漢
市
三
星
堆
博
物
館
之
後
，
無
形
中
對
公
家
收
藏
與
民
間
收
藏

作
了
一
個
對
比
：

一
、
就
古
蜀
國
青
銅
器
而
言
，
公
立
博
物
館
的
收
藏
更
豐
富
多
樣
更
珍
貴
。

二
點
六
一
米
高
的
青
銅
大
立
人
、
多
件
青
銅
人
頭
像
或
面
具
，
高
達
三
點
九
六
米

的
青
銅
神
樹
，
一
點
四
三
米
長
的
包
金
權
杖
，
均
可
以
與
古
埃
及
、
古
西
亞
兩
河

流
域
及
古
希
臘
的
青
銅
雕
像
、
神
樹
媲
美
。
而
民
間
收
藏
的
三
星
堆
青
銅
造
像
、

金
面
罩
則
比
較
罕
見
，
我
只
親
眼
目
睹
了
一
件
。

二
、
在
古
蜀
國
玉
石
器
方
面
，
公
立
博
物
館
只
有
從
那
﹁兩
個
坑
﹂
出
土
的

四
百
件
較
小
型
的
禮
器
與
兵
器
，
如
造
型
結
構
比
較
簡
單
的
玉
戈
、
玉
劍
、
玉
圭

、
玉
璋
、
玉
璦
、
玉
璧
、
玉
琮
等
等
，
而
民
間
收
藏
則
更
豐
富
多
樣
，
造
型
奇
特

，
工
藝
精
湛
，
包
涵
更
多
的
遠
古
社
會
生
活
信
息
，
且
有
數
百
上
千
個
文
字
符
號

，
更
具
研
究
價
值
。

造
成
上
述
﹁私
盛
公
衰
﹂
畸
形
現
象
的
原
因
，
除
了
民
間
收
藏
的
﹁發
掘
地

﹂
比
官
方
收
藏
的
﹁兩
個
坑
﹂
大
百
倍
之
外
，
還
有
過
時
政
策
造
成
的
後
果
。
我

國
進
入
﹁市
場
經
濟
﹂
已
經
三
十
年
，
但
地
方
政
府
與
文
物
部
門
卻
長
期
實
行
一

種
獎
勵
﹁活
雷
鋒
﹂
政
策
。
農
民
在
種
田
、
挖
溝
、
燒
磚
時
偶
爾
發
現
古
代
文
物

，
像
雷
鋒
一
樣
上
交
，
當
地
政
府
只
發
給
一
紙
獎
勵
捐
贈
證
書
（
近
年
才
實
行
上

交
一
件
獎
勵
一
、
二
千
元
）
，
可
是
農
民
沒
有
工
資
，
要
自
己
解
決
溫
飽
，
多
數

農
民
為
改
善
生
活
便
將
自
己
發
現
的
﹁寶
貝
﹂
藏
起
來
，
等
待
不
時
走
街
串
巷
的

文
物
販
子
上
門
收
購
，
於
是
民
間
發
現
便
流
入
市
場
，
變
成
了
民
間
收
藏
。

一
九
八
六
年
廣
漢
三
星
堆
兩
個
﹁祭
祀
坑
﹂
的
重
大
發
現
，
轟
動
海
內
外
。

當
時
新
華
社
向
全
世
界
報
道
稱
﹁這
次
發
掘
，
把
巴
蜀
早
期
歷
史
推
前
了
一
千
餘

年
，
即
距
今
四
千
五
百
年
至
三
千
年
左
右
﹂
。
據
《
四
川
日

報
》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報
道
，
當
時
的
國
家
主
席
江

澤
民
在
參
觀
三
星
堆
博
物
館
珍
貴
文
物
後
說
：
﹁看
來
中
國

的
歷
史
要
改
寫
，
不
僅
有
黃
河
文
明
，
還
有
長
江
文
明
。
﹂

（
轉
引
自
屈
小
強
近
作
《
三
星
伴
月
》
）

如
果
說
，
二
十
多
年
前
三
星
堆
古
蜀
國
遺
址
的
重
大
考

古
發
現
是
個
奇
跡
的
話
，
那
麼
，
成
都
十
來
位
民
間
收
藏
家

運
用
市
場
經
濟
的
優
勢
與
靈
活
性
，
運
用
﹁新
文
物
法
﹂
允

許
中
國
公
民
交
流
收
藏
文
物
的
法
規
，
傾
注
自
己
的
精
力
、

智
慧
與
財
力
，
有
人
甚
至
不
惜
借
貸
或
賣
掉
房
產
收
古
玉
，

如
今
已
為
國
家
民
族
保
存
二
千
餘
件
珍
貴
的
三
星
堆
玉
石
器

，
則
是
奇
跡
中
的
奇
跡
！

張
如
柏
建
議
，
並
在
香
港
《
大
公

報
》
發
出
呼
籲
，
由
權
威
部
門
或
有
遠

見
的
大
企
業
組
織
多
學
科
專
家
進
行
綜

合
研
究
，
必
將
對
揭
示
中
華
文
明
之
源

頭
作
出
新
的
貢
獻
。
筆
者
認
為
，
最
後

的
研
究
結
果
，
即
使
證
明
成
都
民
間
收

藏
的
古
蜀
國
玉
石
器
只
有
一
半
（
即
一

千
件
）
是
真
古
董
，
也
是
考
古
史
上
的
奇
跡
，
而
且
是
奇
跡

中
的
奇
跡
。

傳
統
教
科
書
告
訴
我
們
，
夏
代
只
是
﹁傳
說
﹂
而
已
，

而
殷
商
就
不
是
傳
說
了
，
因
為
一
百
年
前
偶
然
發
現
的
安
陽

﹁殷
墟
﹂
，
已
有
大
量
實
物
證
明
，
殷
商
是
一
個
有
城
址
、

有
文
字
（
甲
骨
文
、
金
文
）
、
有
大
量
精
美
青
銅
器
的
文
明

國
家
；
近
二
十
餘
年
廣
漢
三
星
堆
古
蜀
國
遺
址
的
發
現
再
加

上
二
千
餘
件
古
蜀
玉
器
的
去
偽
存
真
，
有
可
能
證
明
古
蜀
國

是
一
個
比
殷
商
更
古
老
、
而
其
青
銅
器
、
玉
器
更
豐
富
、
更

精
美
的
文
明
國
家
；
同
時
證
明
，
南
方
絲
綢
之
路
（
巴
蜀
與
今
雲
南
│
緬
甸
│
印

度
│
西
亞
│
古
埃
及
之
間
的
商
路
）
可
能
比
張
騫
開
通
的
北
方
絲
綢
之
路
早
兩
千

年
！
《
史
記
‧
大
宛
列
傳
》
說
張
騫
到
中
亞
大
夏
國
時
，
居
然
看
見
了
﹁邛
竹
杖

、
蜀
布
﹂
，
驚
問
：
蜀
貨
從
何
來
？
大
夏
人
告
訴
他
：
﹁吾
賈
人
往
市
之
身
毒
。

﹂
（
大
夏
商
人
到
印
度
販
運
來
的
。
）
此
事
說
明
：
一
、
南
方
絲
綢
之
路
比
張
騫

通
西
域
早
許
多
年
；
二
、
由
於
大
巴
山
、
秦
嶺
之
阻
隔
，
古
蜀
國
之
商
販
跑
今
雲

南
│
緬
甸
│
印
度
│
西
亞
之
商
路
，
可
能
比
到
中
原
、
陝
西
更
方
便
（
秦
代
雖
已

征
服
巴
蜀
，
但
商
路
尚
未
暢
通
）
。

四
川
部
分
學
者
認
為
，
從
三
星
堆
古
蜀
國
文
物
，
特
別
是
青
銅
器
中
，
可
以

看
到
西
亞
乃
至
古
埃
及
、
古
希
臘
等
﹁外
域
文
化
的
因
素
﹂
，
因
為
在
這
些
古
文

明
中
出
現
過
造
型
相
似
的
青
銅
人
頭
造
像
、
金
面
罩
、
高
大
神
樹
等
等
；
而
三
星

堆
中
某
些
高
鼻
、
深
目
、
下
頷
長
滿
鬍
鬚
的
﹁洋
人
﹂
造
像
更
傳
遞
了
古
代
神
秘

的
信
息
，
其
言
外
之
意
是
，
古
蜀
國
某
些
青
銅
器
造
型
可
能
是
從
西
方
傳
來
的
。

而
張
如
柏
卻
認
為
，
古
蜀
國
可
能
就
是
中
華
文
明
的
源
頭
，
從
長
江
下
游
良
渚
文

化
的
玉
器
中
可
以
看
到
三
星
堆
玉
器
的
影
子
，
而
西
亞
某
些
文
物
也
可
能
是
受
東

方
古
蜀
國
的
影
響
…
…
筆
者
認
為
，
上
述
兩
種
猜
想
都
缺
乏
充
足
的
考
古
證
據
，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早
在
三
、
四
千
年
前
，
東
方
古
蜀
國
與
西
亞
古
文
明
、
南
亞

古
印
度
在
商
業
、
手
工
業
及
藝
術
創
造
等
方
面
即
存
在
着
雙
向
的
文
化
交
流
！

（
下
）

貴妃園為廣
西容縣新闢的旅
遊景點，與江南
名樓 「真武閣」
毗鄰。兩個景點
都在宛如彩帶的

繡江邊岸，座落於縣城的東外街，也
同屬國家四A級旅遊區。

貴妃園，一入口便是楊貴妃的潔
白塑像，赫然聳立在旅客面前，像高
約二十尺，朱砂石建造的基牆，刻上
斗大的 「楊貴妃」三字。妃子左手揚
起，右手扶腰，束髮，臉部神情頗為
嚴肅，造工一般，在我眼中，沒有製
造任何驚喜。

據說妃母懷胎十二月，才產下小
名玉環的妃子。出生時滿室馨香，胎
衣有如蓮花，三天眼睛不開，夜間有
仙人拭其目，次日眼開，眸皓潔明亮
，抱在陽光下也不閉。

以上是貴妃園的一個單元，介紹
妃子有異於凡人的出生，接下來次第
展開重要事件。每個單元除了場景、
人物配合，尚有文字說明，可謂體現
了一目瞭然的條件。

楊貴妃有過坎坷的童年生活，父
母清寒，由後軍都督楊康接養，三歲
時誦讀《論語》、《孟子》，楊康夫
婦惜如己出。州長吏楊玄琰見到玉環
資質異常、貌有貴相，強收為養女。
楊玄琰官期滿，舉家回長安。玉環天
性昭慧，楊除授經史，又教音律、歌
舞，憑其才智與容貌進入壽王宮，唐
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見，從此得寵，
天寶年間冊封貴妃，左右朝政，影響

唐朝的氣數。最後安祿山造反，弄得 「六軍不發無奈
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落得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
恨綿綿無絕期」的千古遺恨。

貴妃未入宮的前期生活，文史家缺乏有力的歷史
考證，這空缺正好由民間傳說來填補。所以走進貴妃
園，彷彿走進一幕幕的神話和傳奇。園裡所陳列的事
跡，從開始到結束，都走不出許子真《容縣普寧楊妃
碑記》和白居易長詩《長恨歌》的基調。可喜的是，
貴妃園的演繹單元到了 「吊死馬嵬坡」即戛然落幕，
把長詩中 「明皇因失去寵妃而鬱鬱成疾，夢裡與妃子
相逢」的尾巴切斷。這倒留給遊客一個警惕性的思索
空間，頗值得一讚。

貴妃園以妃子的塑像切入，而以《長恨歌》長詩
送客。詩刻在一幅白牆上，牆長十五呎許，高約
十呎。

不管貴妃園對妃子的身世可信度有多少，但楊貴
妃出生於廣西容縣十一里的楊外村，是一個不爭的事
實。現在楊村附近尚有楊妃井、楊妃廟、楊妃山、楊
貴妃故居等遺跡。

屬於祖先臍帶的容縣，與我的聯繫經已拉遠，但
「廣西容縣」四字被迫一再延用，成為我生活上投石

問路的漆金招牌。假如生於一千多年前的楊貴妃也略
提 「廣西容州」（唐時容縣稱容州），也許，今天就
不會留下那麼多有待考察的歷史疑雲！

（寄自馬來西亞）

我到這座城
市的時候，最大
的理想是想擁有
一套屬於自己的
房子，而且最好
是複式，有寬大
的露台，可以種

花種草；複式上有獨立的書房，可
以看書寫文章……

十多年後，我用光了所有的積
蓄，外加幾十萬的銀行貸款，終於
買了一套大面積的複式樓層，一切
如我當年想像，有大大的露台，有
三十多平方的書房，站在露台上，
還可以看到遠處的田野風光。

但是，擁有複式樓層之後，我
才發現自己還有許多 「不知道」。
不知道大面積的房子要繳更多的物
業管理費；不知道露台原來在持續
雨天裡會漏水；不知道複式的樓層
原來冬冷夏熱；更不知道大大的家
裡，很多房間你根本不會走進；也
不知道在露台上種花種草，會引來
蚊蟲害，不知道在露台上燒烤，原
來一陣風就可以把我的熱情全部吹
滅。還有，總以為大書房可以創出
大作品，卻不知道作品的大小和好
壞，原來與書房沒有任何聯繫。

我還做過一個夢，擁有自己的
汽車，每個雙休可以載着妻兒到郊
外玩耍。我曾經懷疑過，我這輩子
可能擁有一輛汽車，但現在我做到
了。可是我沒有想到，擁有一輛汽
車，原來要花掉我三分之一的工資
；原來擁有汽車後，也不可能在每
個雙休天帶着妻兒去郊外玩耍。

我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家人聽，講給朋友聽，有的
哈哈大笑，有的會心一笑，還有的若有所思。有個朋
友問我，感覺好才是真的好，那你的感覺好不好，我
說明天的感覺才可能最好。

這幾天，妻子跟我開玩笑。男人總是喜歡太太長
得漂亮一點，像妖精一樣。錢賺得多一點，最好讓你
開上寶馬。性格要溫柔一點，在你面前低聲下氣……
剛好，對樓一對夫妻半夜裡在發生武鬥，吵得人無法
入睡。只好下床觀戰，只見那經常在陽台上梳妝的漂
亮女子言辭犀利，手腳並用，砸起傢具，慓悍異常。
讓人看到心裡發毛，兩腿顫顫。我自言自語： 「這麼
漂亮的一個女人，怎麼這樣厲害的啊。」

妻子哂笑，意味深長。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你的 「不知道」，還有

許多你的 「非你所想」。是的，每個人要學會感恩，
要學會享受現在。但是，人類不能沉迷現狀，如果失
去夢想，世界將會怎樣？

現在，我最大的夢想就是二十多年後的退休生活
，我想學書法，我想學畫，我還想駕着車周遊全國。
我知道退休之後的生活，並非我現在所想。

鮮花總是在遠方，我永遠在路上。

每逢聖誕新年，加拿大國家
芭蕾舞劇團就會在多倫多上演傳
統劇目《胡桃夾子》。這齣輕鬆
浪漫的芭蕾舞劇，適合全家大小
一齊觀看，為節目增添溫馨歡樂
氣氛，很受觀眾歡迎。不少人不

畏寒冬冰天雪地，年復一年遠從外地前來欣賞。今年
，芭蕾舞演出依舊，只是渥太華國會山莊近日令國民
十分厭惡地也演出一齣政治鬧劇，第一主角是總理哈
珀，還有其他三位反對黨領袖。

加國在經歷四年中第三次大選以後，政治格局無
大變，各黨議席雖有增減，但仍由保守黨哈珀組成少
數政府。由於這次保守黨從最大反對黨手中奪過一些
席位，氣勢有加，哈珀自是躊躇滿志，恨不得再把自
由黨一巴掌打翻在地。十一月中國會重開，哈珀立即
推出財政報告。正值金融海嘯，國民處於水深火熱之

中，當然翹首期望政府及時推出拯救經濟措施。誰知
該報告不談經濟，卻大搞政治。其中兩項重要措施是
：取消各政黨按大選中每張得票獲一點九五加元補助
的法例；另取消公務員罷工權利。

國會群情洶湧，因為取消競選補助正是反對黨的
死穴。保守黨近年財政充裕，可以隨時大肆花費進行
公關宣傳，不在乎這點補助；而幾個反對黨則不同，
補助分別佔其總收入一半以上，有的高達八成多。取
消補助，等於斷了財路，而無錢又如何應付下次大選
？自由黨、新民主黨和魁人政團（黨）攜手，決心通
過不信任投票把保守黨拉下台，然後組成聯合政府。
哈珀想不到引火燒身，為求自保，只得宣布取消這兩
項決定。但反對黨仍堅持要倒他的台。

眼見自己無法力挽狂瀾，哈珀只能在信任投票前
使出絕招，請求總督解散國會，至二○○九年一月二
十六日重開，屆時並將提早公布財政年度預算案。至

此，只運作十六天的本屆國會以創紀錄的短壽拉下帷
幕。執政黨和反對黨繼續展開罵戰，互相指責對方破
壞民主政制、忽視民生訴求，無能力帶領國家渡過難
關。

國民心中有數，這是政黨之間在爭權奪利，是一
齣不折不扣的政治鬧劇，平民百姓成了這場鬥爭的犧
牲品。面對撲面而來的金融海嘯滔天巨浪，經濟衰退
，職位大量流失，銀根緊絀，眼下有什麼比恢復經濟
動力、保住國民飯碗更重要⁈執政黨令人失望，而反
對黨擬議中的聯合政府能否帶來生機？恐怕也不見得
，因為三個理念相左、同床異夢的政黨很難擦出融洽
的火花。

唱完聖誕歌、喝過辭歲酒，一月底國會重開，屆
時各黨將又有一番龍爭虎鬥。保守黨政府會被推翻嗎
？聯合政府會否出現？政客的表演仍在繼續……國民
只能無奈歎息：鬧劇何時了？不看也罷！

方蒙走了。在醫院裡住了二十三個月
後，於十一月十七日晚，走得那樣平靜，
沒有留下片言隻語，留給我的卻是無限的
懷念和傷感。方蒙和我相識在上海大公報
，相濡以沫，相依相伴共同度過了五十四
個年頭。他身體健康的時候，每次從外面

回家，第一句是 「劉誠，我回來了。」然後走到我身邊撫摸我
的頭。我的女兒曾說，今後她的婚姻能像我們這樣就好了。這
些往事，留給我無限的思念，它將永遠留在我心中。

方蒙走後，我孤獨地每天坐在客廳沙發上，雙眼凝視着大
門，盼望他的身影能出現，哪怕是一剎那。但只有失望，我默
默地流淚。

方蒙既是我生活中的伴侶，也是我記者生涯中的老師。我
一九四六年進大公報，在經理室、社長室工作，直到 「文革」
中大公報停刊。我羨慕嚮往當記者。我出身名門書香，工作中
耳聞目睹，自己也愛讀書，這是我以後當記者的基礎。

改革開放後，香港文匯報需要在內地開展報道，方蒙是老
新聞工作者，該報遂聘請他為駐京特約記者，我也同時在文匯
報工作。當時採訪很艱苦，出租車很少，沒有電腦、電傳，家
裡沒有電話。宋慶齡去世時，我倆在電報局發稿，深夜二點半
步行回家。以後有了電話，發香港稿件靠電話，我為了趕時間
寫稿字跡潦草，方蒙嚴肅認真指出，由於我改了過來，方蒙特
別高興，他鼓勵我、支持我，特別是看到有些報刊如人民日報
、解放日報、羊城晚報等轉載我的稿子，他更高興。

方蒙勤奮好學。離開家鄉後進入國民黨陸軍軍醫學校，成
績優秀，因宣傳抗日被國民黨逮捕，由校長李振翩保釋後成為
一個流浪青年，先後在中學和貴陽立報、大剛報工作。一九四
六年經友人介紹，認識當時大公報副總經理金誠夫，金誠夫認
為方蒙是少年有為的青年，遂介紹至重慶大公報採訪課。

方蒙為人正直， 「文革」開始時由於他主持副刊，認識很
多文藝界人士， 「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方蒙沉着應付

，毫不畏懼，總算過了當天下午大規模的批鬥關。
不久，政治運動又轉入抓叛徒、特務、反革命階級；真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於方蒙先後兩次被捕，特別是一九四七
年在重慶大公報任記者，在重慶 「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
的學生運動中，他如實報道學運，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他剛正
不阿不畏強暴，拒不寫悔過書，後經胡政之、王芸生、王文彬
和各界名人對當局施加壓力後被釋放。因特務跟蹤監視，一九
四七年秋調上海大公報。後由李純青安排，去香港大公報工作
。解放後，他回到上海。由於他兩次被捕，又是從香港回上海
的，部分欲置他於死地的人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每天從上午
九時至晚上九時對方蒙進行審查。他們說，國民黨寧錯殺一千
，不放過一個人，你是怎樣從狗洞裡爬出來的。方蒙由於連續
站立三個月，雙腿腫脹，步履艱難，但他寧可受苦受罪，決不
亂交代，他堅持信仰，堅持真理，終於還了自己的清白。

方蒙對家人溫和親切，與我母親相處十三年從未紅過臉。
三年困難時，買了雞，他把雞腿分給我母親女兒，自己吃雞頭
雞脖，他的特供也是以我母親女兒為主。母親喜愛京劇，方蒙
就買三元一張的梅蘭芳和馬連良的戲票（當時老百姓每月生活
費只是八元）請她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方蒙被抓審查失去自由，母親心急如焚
，幾天後去世，一九六九年夏方蒙回家時，人去樓空，他感到
內疚和深深的親情，嚎啕大哭。俗語說 「女婿的淚是珍珠落地
」。他對岳母的深情，深深感動了鄰居和同事。

方蒙對女兒，也是和藹可親，從不大聲呵斥，教女兒作作
業，告訴她寫作文要多想，腹稿成熟後再下筆。

方蒙對家人體貼，對學生也同樣親切和善。一九七八年中
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新聞研究所，他擔任新聞研究室主任、新聞
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新聞研究學院碩士生導師。他對學生
一視同仁，耐心指導，他諄諄教導學生，答辯論文時要沉着冷
靜，千萬不可臨陣慌神。學生對方蒙也視如親人。

方蒙對朋友慷慨大方，自己生活則非常簡樸。一九五三年

在天津因發高燒，左耳聽力受影響，最後失聰，我用重金為他
配了一副耳機，他知道後，很不高興，說太浪費了。但朋友有
困難，總是盡力幫助和支持，下面幾件小事，可見他的為人處
事。

解放前夕，一批文化人去香港，著名詩人臧克家夫婦住在
簡易的房子裡，夫人鄭曼懷孕在身，臧克家沒有固定收入，經
濟困難，方蒙想方設法接濟。 「文革」後期，我們開始往來，
鄭曼夫人和女兒多次來家做客，我們夫婦也常去拜訪臧老，他
看到我們興奮極了，侃侃而談，並留我們午飯，當時供應困難
，臧老就開罐頭招待我們。

作家駱賓基解放不久即去北京，未婚妻欲赴京完婚，沒有
旅費，駱賓基要她找方蒙，方蒙毫不猶豫給她提供了路費。
「文革」後，駱賓基請作家姚雪垠夫婦和我倆在新僑飯店午飯

，駱賓基還把這幾十年前的事告訴了我。
著名作家、紅學家端木蕻良和方蒙相識四十餘年。一九四

八年端木與方蒙一同到香港。端木是大少爺生活不會自理，方
蒙帶了六件行李，其中一件活行李，就是端木，這一笑話講了
幾十年。一九六○年我們兩家住所近在咫尺。端木居住面積小
，我們促膝談心，特別是端木夫人鍾耀群由昆明調到北京後，
兩家往來頻繁。我是南方人不會做餃子，只要他家有餃子，我
和方蒙必定在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個雪夜，端木夫婦來了
，端木說 「踏雪訪友，頗有詩意」。

朱海觀曾任郭沬若的秘書，他是一介書生從不管家管錢，
「文革」中朱太太下放，他與親友也無往來。一天晚上來我家

，談及沒有錢，方蒙立即將女兒赴內蒙的三十元旅費給了他。
方蒙非常重情義，一九五五年文藝界反胡風集團的政治運

動，殃及了一大批人，其中著名木刻家王琦也被抄家隔離，當
時一些人避嫌均不往來，王琦夫人打電話給方蒙，他毫不避嫌
前去探望。王琦夫婦十分感動，多次與我談及此事，說方蒙為
人厚道正直，重情義，可謂 「患難之中見真情」。

方蒙為人不趨炎附勢，同事之間和睦相處，朋友之間親切
和善。這次參加遺體告別的，有許多八十多歲的老同事，他們
都說要與方蒙見最後一面。方蒙生前代表作《范長江傳》問世
後，社會上評價很高，這次追悼會，范長江的兩個兒子范蘇蘇
、范小建聞訊後也趕來參加。他們的深情厚誼，我衷心表示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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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物：銅神樹枝頭
花蕾及銅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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